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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濂
书法篆刻集评

陈睿韬：今天的研讨会，是我和徐正濂老师
一起商量的。从徐老师这个展览出发，有关上海
篆刻的现状和发展，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
看法。当初我们海上印社2012年筹办成立的时
候，宣传部主要领导跟我们文联领导说，为什么
要成立海上印社，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其中有两
点我记忆犹新：一，上海曾经占据中国篆刻半壁
江山——要特别注意一下是“曾经”。二，有必要
把上海这个品牌打出去，否则非常可惜，成立海
上印社要重振上海篆刻的辉煌。我非常注意这
里面的两个词，一个“曾经”，一个“重振”。所以
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也围绕这四个字来展开。
先请我们的主人徐正濂老师起个头。

徐正濂：首先感谢大家冒着暑热，放弃休息来
参加我这个展览。当时陈睿韬跟我讲过，咱们会
后是否开一个研讨会。我觉得现在类似的所谓研
讨会开得太多了，无非展完以后，对展览的主人公
说一番好话。我觉得这个意思不大，好不好大家
心里都知道，但是场面上又不会说不好。所以和
陈睿韬商量后，看能不能借展览的机会，大家坐下
来谈一谈上海篆刻的现状和发展。对现状我当然
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今天讲我个人的看法
不合适，今天更希望能够听听大家的意见。

首先第一点，有关上海篆刻的定位。上海今
天的篆刻在中国处于怎样一个地位？依然是半
壁江山，或者说有所退步，或者说相当落后，或者
说是唯我独醒？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最好能
够有思想交锋。大概的参考议题都发在桌面上
了，但这只是参考不作局限，可以越出这个议
题。要不咱们就请卢新元先讲，您胆子大，块头
也大，肚子里货很多。

卢新元：各位老师，我不是刻印的，就是这几
年比较喜欢印章，做了一点青年篆刻的工作。徐
老师强调我一定要来，好多天前就把参考议题发
给我。我问他是选议题做吗？他说您随便谈。
今天这个研讨会，他并不想让我们聊他个人的艺
术，他希望对上海篆刻的现状做一个思考和讨
论。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所了解的上海青年
篆刻的群体状态。2011年，我和张卫东先生接手
青年书协的工作，当时组织了一次全市的青年书
法篆刻比赛，共有380人投稿，其中篆刻投稿只有
40多人。45岁以下的只有40多人。人数是非常
少的。我们要在这40多人里面选出10个入展、2
个获奖提名、2个获奖，这比例是比较高的。在青
年篆刻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跟当时的书协
领导戴小京老师请教过，跟篆刻界的各位老师也
请教过，但是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和解决
方式。所以两年以后，上海青年篆刻展的时候，
这个状态继续维持，还是没有得到大的改善。
2015年我在一个展览会和孙慰祖先生相逢。孙
先生觉得我那个时候做青年书协的工作做得有
点起色，他说1965年曾经有个培训班，为当时的
上海青年提供了培训的机会，这一批人后来成了
上海篆刻界的中坚力量。他现在也想做这样类
似的工作。我和他一拍即合，回去以后就向其他
几位篆刻老师请教，之后就是浦东篆刻会的第一
届青年篆刻培训班。一共有75人报名，选出37
人参加培训班，为期12个礼拜。大家很辛苦，每
个礼拜天早上，7点到上海博物馆门口，用大巴把
人拉到大团镇上课，连续三个多月。这个活动虽
然只有37人在我们这里上课，却激发了没有能够
进入这个班级的其他年轻人开始学习书法篆

刻。所以在接下来一次的上海书法篆刻展的时
候，就有接近100青年人投稿，篆刻人数急剧增
加。第二年我们做了第二期，又有近40人参加培
训。后来是浦东篆刻会自己开始办培训了，我们
也乘势成立了青年篆刻研究会，由金良良担任会
长，李滔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有110人参加了
青年篆刻研究会。我们是差不多用了三年时间
把青年篆刻队伍扩大到这个样子。这时候上海
书协领导的东风也吹到了青年群体，书协加大培
养、提高青年人才的力度。同时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开始招收书法研究生、
本科生，也有力地改变了上海青年篆刻群体人数
不足的劣势。

去年底，我们举办了首届上海青年篆刻大
赛，共有240人投稿，有效稿件——就是完整的、
有品质的印屏，大概是在220件左右。我们请了
上海篆刻界的老师及外省的老师们担任评委，这
个活动最后做得还是比较有品质的。我们在崇
明举行了开幕式，用大巴把作者拉过去，在那里
做了一场“刻不容缓”为主题的篆刻研讨会。徐
正濂老师那天去了，也是语重心长，对青年人提
出了很多建议和希望。所以我跟各位报告的是，
在过去八年时间里，上海青年篆刻人才从匮乏提
升到目前的200多人。我想现在上海的篆刻环境
越来越好，有200多人的基础，未来的青年篆刻作
者会越来越多，从人数上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如果说存在不足，有这样几点：第一，高尖精
人才严重匮乏，除了金良良、李滔他们几位在国展
上获奖和入展的以外，队伍的整体水平可能目前
还达不到参与国展的要求，在这个水平线左右的
可能只占5%，大概10-15个青年人能达到国展水
平。能达到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参展水平的，可能
20%左右，其余的就是在这个水平线之下。我和徐
老师也说，书法篆刻作者一定要有远大的理想。
我做这个工作以后，应该是有奋斗有努力的，我希
望能够和年轻的朋友一起树立百年之心，向徐老
师、周建国老师他们学习。我觉得，目前上海青年
篆刻还是面临教育资源不足和发展方向不明的困
惑。我们更多的在做基础教育，包括最近浦东篆
刻研究会还在开班，这个班据说做的还是基础教
育。当我们给他们教到了一定的水平，到了上海
书协会员的水平，但是离参与国展水平还有一定
距离的时候，他面临自己的生存需要，他要去搞培
训，要谋生，没有充分时间来思考自己艺术发展的
长远道路，如何大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可以说我
们大部分青年篆刻作者，都迫于各种原因，更高的
攀登之劲不足。我说，青年作者一是要有思想，要
树立百年之心；二是要敢于创作勇于实践；第三是
要向老先生们学习，要努力创造自己的面貌，而不
是千篇一律。我收了许多海派老作者、新作者的
印章，发现他们面貌还是挺丰富的，互相之间是有
跨度的。而我们青年篆刻，虽然风格也有差异，但
是像徐正濂老师这样，有很强烈个人面目的作品，
几乎没有。这种随众、从众的状态，实际上是缺乏
艺术探索的表现。这一届青年书协即将完成使
命，未来的青年书协人员组成还没有明确，我和金
良良、李滔都希望，在我们这个服务工作期间，在
青年篆刻群体中能够涌现出有才华、有个性的作
者。这是我们的愿望，也需要上海书协和各位篆
刻界的老师给我们帮助。

徐正濂：卢新元介绍了他们培养青年篆刻作
者的情况，其中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
现在的青年篆刻作者面临着发展艺术和生存的
矛盾。我想我们很多作者，曾经都面临过这样的
问题。我请一位从浙江来看展览的作者何国门
谈谈，他当初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艺术如果能提
升生活质量，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而当生存和
艺术矛盾的时候，究竟如何选择。希望他给我们
青年作者一点启发。

何国门：我今天是从乡下到上海来学习的。
我的体会：对于艺术，思路要对。现在很多人搞
篆刻，我们浙江也多，太多了。觉得现在确实是
个艺术盛世。那么多人刻，但是为什么还不是作
品太好？我是指年轻朋友。我也是属于刚刚从
青年走过来的中年，我也是在想，怎样才能好一
点。我来自小地方，平台也很不好。我很庆幸的
也就是我现在要说的：你们要多拜明师，而且这
个“明”是徐老师讲的“明白”的“明”，不一定你看
他头衔有多大，但是要明白。我非常庆幸我二十
多年前从书法的报纸上，看到徐老师的函授广
告，我就跟徐老师学了二十多年。

徐正濂：我打断一下，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议

题。我刚才是想请教您一下，您当初在面临您的
装潢设计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放弃了赚
钱的营生，一心投入艺术创作的？请您给我们青
年作者一些力量。

何国门：好，我讲回来。如果篆刻的人，都过
得苦巴巴的，是没人会刻印章的。我是看到徐老
师过得很滋润，又有名又有利，所以我就要刻
印。做设计呢，我在上海也做，业务是全国的，但
是篆刻的“毒瘾”很深，戒不掉，这方寸之间的魅
力太大了。不过徐老师教导我，要分两步走，不
要太沉迷于篆刻，更实际点是要先搞好自己的生
活，要有物质基础。这个我体会太深了。当时我
想，徐老师也没有多少坚定的艺术信念，居然叫
我下海？我是八十年代的中专生，当时我在电视
台工作，黄金饭碗，收入还可以，然后自己辞职
了，因为篆刻太有魅力，我又喜欢自由。说实在
的，内心还是不大喜欢赚钱的。但老师的话一定
要听，照着老师说的话做，我就比较努力地以装
修设计赚钱，也算赚到了一点钱，然后再回来。
不光是我，我们新昌有很多人，在开始的时候，也
是二十几年前了，都退出了印社，印社的会员越
来越少，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他们基本都
回来了，因为他们通过刻印不比他们公司的副
总、高管差嘛，一年也都能赚个多少多少万，所以
也回来了。

徐正濂：我有点失望啊，本来想让他作为一
个艺术成功的例子给我们青年作者一点鼓励的，
结果他说要先赚钱，而且还是我鼓励的？我也忘
记了。

陈睿韬：今年7月18日是海上印社五周年
庆，搞活动可能是在8月3日。那么8月3日有一
项内容，就是我们将成立海上印社青年艺术沙
龙。我们将在我们有限的资源之内，选拔一批比
较好的青年篆刻作者，为他们提供我们可以提供
的帮助和支持。

徐正濂：接下来想请出一位对我们上海篆刻
比较了解的，我们请张铭先生对上海篆刻的现状
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张铭是庐山中人，如果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咱们再请
一位庐山外人，再请一位刚刚到我们上海来的、
韩天衡美术馆的馆长顾工先生准备一下，他眼光
比较开阔，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一看，上海篆刻有
什么优点，有什么不足。

张铭：最近我对上海篆刻作了一点思考。近
几年办展的时候，大家也说起过上海篆刻现状的
问题，现在似乎还没有根本改变。原因，我觉得
我们还是缺少一种批评精神。这是很重要的，创
作不能缺少批评和交流。交流很重要，有一种同
风格的交流，还有一种不同风格的交流。听大家
说上海有两派，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实
大家都是在搞艺术，说大一点都是为了上海篆刻
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需要有一种包容。
从徐老师的作品里，我们能看到很多东西。实际
上，徐老师也是一直不断地在吸取营养，之前学
来楚生，后来又向黄牧甫学习，在黄牧甫爽辣的
线条里加了遒劲的味道，并包括他从古玺中寻求
一种空灵的感觉，那是相当奇特的一种气质。从
徐老师的展览中，我们引出了一个话题，也就是
我们上海篆刻在取法方面，我一直认为比较单
一。从整个流派印的汲取来说，好像就是停留在
晚清两三家里面，没有跳出老的格局。我也吃不
准，到底是我们的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对既往的
经验过分依赖，没有变法，陈陈相因。目前我们
上海篆刻这样一种情况，我个人觉得不大乐观。
大家知道，全国篆刻发展到现在，已经有相当深
刻的变化。我们还不够深刻，还老觉得自己最
好，我觉得有点闭关自守了。所以我觉得，我们
上海，我们在座的各位作者，包括我自己，要作自
我检讨，学习实际上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要不
断地作自我批评，要反复地探讨、推究。我记得
我1996年获全国奖的作品，过了大概四五年我就
磨掉了。有人说你不要磨掉，你卖给我吧。我说
这不卖，我现在看觉得惨不忍睹，不能流出去。
我七八年前刻的印，现在也会拿出来看看，一定
要不断地否定自己，否则不会进步。我觉得我们
上海篆刻功力还是有，关键是缺少一种创作上的
开放理念。我们不要总是老一套，要往传统中打
进去，关键还要打出来。

徐正濂：顾工先生是一个具备全国眼光的

人。他最有名的杰作，是七十年代书家书法展，他
是主要的组织者，这个展览坚持了19届，非常不容
易。他现在到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工作，来了还没
多久，希望他在还没有被我们上海人带坏（笑声）之
前，以全国的眼光谈谈上海篆刻的情况。谢谢！

顾工：谢谢徐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刚来上
海工作半年不到，对上海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上海周边，所以对上海多
少也熟悉。关于徐老师的篆刻，因为94年我参加
了徐老师的篆刻函授，所以早就知道。可惜当时
我非常不用功，每个月按时交作业都没有做到。
后来我办了个报纸叫《篆刻批评》，我记得好像第
二期就做了徐老师的。做了以后，我就一直定在
全国知名篆刻家这么一个标准来开展活动。徐
老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批评意
识。包括今天像其他老师说的，从来没有一个人
办展览开研讨会，变成一个关于上海篆刻的研讨
会，不是他自己作品的研讨。

从我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过去上海篆刻
真的是辉煌。当年，从首届全国篆刻展（1988）的
时候开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全国篆刻比赛，
基本上江浙沪加起来超过全国作者的一半了。
全国的篆刻名家中上海人接近半数，这是很吓人
的。我们看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在上海的全
国名家，要占10个以上，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他
们当年成名的时候是40多岁，已经得到了全国的
承认。今天我们再来看，上海现在有没有40多岁
的篆刻家能拿出10个8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呢？
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我想这是什么原因呢，也不
一定是上海篆刻绝对落后了，但是至少是相对落
后了，没有同步全国发展的水平。当年上海这一
批篆刻家，他们上面都有一代老先生，每一个篆
刻家都有自己熟悉的一两位老先生，所以他们得
到了传承。现在因为教育的普及，不一定本地要
有老先生，他们可以去外面学习。比如这一届兰
亭奖，篆刻一等奖、二等奖的获得者，有辽宁的、
河北的，这些地方在当年是没有大名家的，但是
现在这些省份里出了获奖的作者。在他们省里
面，到他们这一代就有了比较成就突出的三十多
岁、四十多岁的作者。这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学习的问题。而上海在这方面的艺术教育是值
得思考的。上海有这么多这么好的篆刻资源，可
是这些资源并没有对本地青年作者发挥足够的
影响，反而是外地一些缺乏资源的作者，更充分
地去吸取全国的篆刻资源，包括我们上海的资
源。如果大家刻印章，都是买几本印谱，练练篆
书，那么我们上海人的优势在那里？就没有。上
海的优势就在于老先生耳提面命，就在于老先生
手上有东西，有原印、有老印谱，这些东西可以给
学生看，这是一般的通过学习印刷品所不能获得
的条件。但是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受培训者来
说，慢慢地少了。最近我看到上海举办全国大学
生篆刻比赛，上海地区获奖的这些大学生刻得很
好。不过这些学生也是来自全国各地，可能也只
是暂时地属于上海。

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一批篆刻家，他们出道的
时候基本是40岁，已经奠定了他们在江湖的地
位，并维持到今天。我们来看今天40多岁的人，
你是不是敢说，能够把你的江湖地位维持到六七
十岁？很难。今天这类40多岁的人太多了，这些
人当中谁更突出，可能还看不清楚。在篆刻界
中，从人才培养来讲，最重要的阶段，我觉得可能
是30多岁到40岁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确立了他
学篆刻的理念、思路，他的积累，他的技术表达和
创作思考。最近韩天衡老师在看明清篆刻史的
时候，他自己总结认为：明清篆刻创新，一个是技
术创新，一个是理念创新。

刚才有人讲到生计的问题。当然，篆刻要繁
荣，篆刻家就应该获得一个正常的、不错的收
入。篆刻家如果没有报酬，这个事情没法进行下
去，自己都养不活。我们当地（昆山）举办一些篆
刻培训班，那些年轻人发现，学了几个月以后，就
可以给学书法的孩子刻印章了，就可以卖钱了。
尽管钱不多，两三百块钱一方，那也是不错的。
如果学书法，可能学了几年也卖不掉一张。这也
是一个动力。如果完全沉浸在这里面，当然也是
不行的。但至少有益的环境、适宜的土壤对篆刻
的发展还是重要的。

所以，上海篆刻怎样去传承，怎样去创造新
时代的辉煌，我觉得从人才培养来讲，要利用好
上海的资源，人才素质要有一个全面的提升。
不仅仅是刻印章，还涉及对艺术的把握，比如看
看艺术品，看看原石，再拿到手上玩，听听前辈
的故事，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都是学习中不可

缺少的环节。其实艺术创作的好坏，不仅仅拘
泥于你学的具体艺术品种。如果拘泥于这个东
西了，看上去好像目标很准很对，其实眼光反而
狭隘了。我们学艺术学的是什么？是一个道理
和经验，学艺术作品学的只是一个皮相，始终是
重复，根本还是要建立自己的东西，追求自己的
风格。上海年轻一代篆刻家里面，有明显自己
风格的还是太少。这个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
要探索。你看何国门，他跟徐老师学，但他的风
格跟徐老师完全不一样，他刻的是楷书印，线条
的感觉等等，都不一样。但是他找到了方法，他
学到的是艺术的方法。

徐正濂：顾工的右边再右边，我要介绍一下，
是周建国先生。我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知道浙派
是中国篆刻史上重要的流派，他的创始人是丁
敬，然后是蒋仁、黄易、钱松，然后是西泠四家、西
泠八家，然后到民国的王福庵，然后到江成之，再
然后呢就到周建国。我并不是故意地说他好，事
实是如今说到浙派，恐怕周建国是刻得最好的之
一了。想听听周建国先生的意见，他对刚才张铭
的说法，对顾工的看法，是赞同还是有不同意见，
可以畅所欲言。

周建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徐正濂
老师个人的作品展，看完和张铭兄的感觉差不
多，作品挺震慑的，气场很大，所以祝贺他个展
很成功。

接下来就谈刚才几位老师讲的上海篆刻的
现状。我自己也一直在观察，我也是从二十几岁
开始就跟江（成之）老师慢慢地学习，一路过来
的，所以不能说不清楚上海的近况。我们不要再
去说“半壁江山”的话了，我以为这个半壁江山，
民国时候这样讲讲还可以，这个半壁江山不是上
海人自己说就可以成立的，这必须是全国的、这
个圈子里面大家都认可的才能说。所以半壁江
山早就过去了，和上海早就没什么联系了。刚才
两位老师讲了现状，他们也比较担忧，确实是这
样。我们年轻的时候，积极地参加全国展，一届
一届的去努力投稿、去创作，当时书协好像对我
们也不怎么重视。在我们现在不投稿的时候、我
们觉得有点筋疲力尽的时候，书协又开始奖励
了。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省市，比如河南省、安
徽省，特别支持、关心年纪轻的有成就的作者，甚
至照顾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一旦在全国得了
奖，除了省里面给奖励、市里面给奖励，还有单位
里面给奖励。然后书协领导再去看看这些人从
事什么工作，一看是烧大炉的，马上调整工作，跟
他们单位领导说通了，到工会工作去。那么这些
人的积极性一发不可收拾，这样就像滚雪球式
的，新进作者越来越多。上海呢？我觉得这个问
题，还是跟书协有关联。我们应该怎样来培养年
轻人，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上
海到现在，可以统计的，我们国展的参与人数，是
落在全国比较后面的位置。所以我们真不要再
去讲半壁江山了，我们上海本地的篆刻展，也是
只办了首届。浙江、江苏还有其他省份，都连续
好几届了。上海青年篆刻展也是首届。反正和
其他省市比，我们真的是工作太落后了。希望我
们书协的领导能够研究一下。因为说到培养，不
是单靠个人努力的，书协要起领导作用，要怎样
地把方方面面的工作抓起来，促进篆刻作者一个
梯队、一个梯队地增量，而不是减少。

何国门：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参与全国展的
作者比例，我以前也关注过，偌大一个上海，怎么
篆刻展入选的比例很少很少的，有的时候还没有
我们浙江的一个县多？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
得我当年一年也能进10个展，反正就是有展就
投。十多年以后，我现在一个展也不参加了。那
么从数据上来讲，是不是我们就从发展地区进入
了极落后地区？我觉得不是的，我们要讲的是艺
术，展览只是一个中介。

周建国：入国展的问题，就像一个中学，你有
几个学生送到清华、北大，人家要看的。不管这
个，你这个校长做得下去吗？这是一个硬指标，
可以拿数据来说明问题。

徐正濂：周建国先生是给我们书协出了个题
目，他觉得，其实就是领导关心不够。我个人是
这么看：篆刻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篆刻作者的
待遇怎么样，书协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是完全
的责任，我觉得跟个人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未完待续）

编者按：6月15日，由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海上印社、上海书画善会
主办的“写我幽抱——徐正濂篆书
篆刻展”在海上印社艺术中心开幕，
“篆刻创作现状和发展研讨会”也同
日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戴小京、
徐正濂、潘善助、陈睿韬、管继平、
卢新元、周建国、张铭、顾工、朱来
扣、杨祖柏、何国门、李昊、李滔、吴
福宝、金良良、董少校、裘国强、叶
辉等50余位书法篆刻界人士。研
讨会主要围绕上海篆刻创作的现
状与发展，畅所欲言。《上海书协通
讯》将分期刊载研讨会现场记录
稿，感谢关注。

今天在正濂兄的展览会上，我们又再次
拜读了他的作品。过去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十
多年，可以说对他比较了解。他这个人很有
个性，也比较有想法。刚才我跟潘秘书长
说，文化跟学历无关，我一贯有这么一个观
点。现在有的人学历很高，文化不一定有。
过去人读书，包括我们今天讲海派也好，讲
旧式文人也好，那个时候不讲什么学历，书
都是靠自己读的。做艺术也是这样，也是靠
自己。老师把你带进门，学习还是靠个人去
体会，个人在期间去提取精华和养料。我觉
得正濂兄就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思想、也
很有学问的人。这三个“很有”就构成了他
的为人处世，也构成了他的从艺。他还经常
写一些东西，当年我一到书协工作，他就送
过我一本个人的小著作。他把他自己个人的
思想、观点、认识都写在里面。所以说，他读
书的量不少，在篆刻方面花的功夫也很多，

包括对当代、对时事政治、对现实社会很多
问题的关心敏感一点不亚于我们。所以说没
有什么时间够不够用的问题，看你怎么安
排。过去的人也是这样，可以做很多事，样
样都做得很精彩，这个是看你怎么样去用好
时间，涉猎这么多领域，却都能做得很好。

——戴小京

我觉得徐老师作品最核心的东西是篆刻
和篆书高度的融合。我想我们刻印的都知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说一句过分的话，实际上
也不是很过分，我以为齐白石的书法和篆刻结
合得是比较纯粹的，而徐老师在这方面也是结

合得非常成功的。篆书和篆刻高度的融合，不
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水到渠成。实际上可能
是反过来的，好像徐老师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是开渠引水，有一点主动追求的精神，这样一
种融合。包括上海，还有全国的篆刻家，实际
上真正能这样做到的不是很多。从这一点来
讲，徐老师是成功的。今天展览我们也看到，
作品气场很大。至少我学篆刻到现在，很久没
有看到过这种场面，今天看到了。徐老师这个
展览确实做得非常充分，整个展览的布置和作
品都用了很多心思，说明徐老师对展览比较严
谨，对自己要求也相当高。

——张铭

篆刻需要思考，所有的艺术都需要思考。
比如徐老师，他有几个优势很早就已经确立
了。他对于技术的敏感，敏感到细微的线条，
末尾是尖一点还是圆一点，两根线条是要碰在
一起还是分出来一点，都是很讲究的。比如他
对字形的敏感，对字形反复的设计。从来楚生
到黄牧甫，黄牧甫是方直的，他又把吴昌硕的
圆厚加进去，这样又有方的又有圆的，对字形
特别敏感。还有他对于文字的敏感，写了很多
文章。很多人觉得写文章没有用，花了很多时
间，本来可以写点字好卖钱，刻点印好卖钱，写
文章干什么？写文章其实可以帮助你思考，思
考对创作很重要。 ——顾工

徐老师一直保持着创作的状态，篆书是新
近创作的，篆刻作品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新近创
作的，这种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包括韩先生
也是这样，他是 1940年出生，上海篆刻界不大
有比他年龄更大的了，但是就他的创作活力来
说，他是不减当年啊。韩天衡为什么是韩天
衡，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徐老师比他小13
岁，也能保持这样的创作状态，这也是一个非
常可贵的现象。 ——董少校

我觉得徐老师是海派书法篆刻的奇葩。
为什么呢，因为徐老师的篆刻，不像我们传统
的海派篆刻，包括他的书法，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海派风格。徐老师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就
像刚才金良良说的，一开始还不知道徐老师的
书法。徐老师早先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真
正厉害的一般都是大器晚成的，往往爆发力比
较强，尤其是书法篆刻。（下转1-4版中缝）

（上接第4版）徐老师的创
作，虽然不像我们传统意
义上的海派风格，但是他
现在的出现，却大大丰富
了海派书法篆刻。第二，
徐老师的篆刻，已经形成
比较强烈的个人面目，这
是比较难得的。我们是
同时代人，要形成特别强
烈的个人风格，还是很难
的。风格形成后，如果不
入流，不能得到大家的认
可，那也不行。风格形成
后，还要得到业内的认
可，这就更难。大家知道
徐老师篆刻是跟钱君匋
先生学的。我发现，钱君
匋 这 一 路 都 有 这 个 特
点。比如钱君匋是跟丰
子恺学的，丰子恺又是跟
弘一法师学的，丰子恺写
字跟弘一法师没什么关
系，不像。钱君匋跟丰子
恺也不像，然后钱君匋的
学生跟钱君匋呢，也是这
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传承，学生和老师不像，
很有特点。我们都知道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师其意，而不师其迹”。
这些我觉得徐老师做到
了，非常不容易。

——管继平

我有一个观点，要说
当今在上海滩上，能够真
正传承海派的——我所说
的海派，是特定的三四十
年代的海派，就是海派最
兴旺的时候——最有这个
海派特点的，我觉得就是
徐老师。为什么说他是从
这个海派里面出来的呢？
你们看徐老师的印和他的
书法，他的线条，其实和钱
君匋是一路的，没有走偏
的。徐老师的书法和印，
他有旧海派的东西，而旧
海派蕴含了许多文化的东
西，就是说它有一定的、适
度的夸张，线条有夸张，包
括他的篆书，跟传统篆书
是不一样的，它的结体、造
型有夸张。这种夸张呢，
它又有一种现代性。这种
现代性，在当今的社会文
化背景下，有一个很有意
思的特点，它很受年轻人
的欢迎，还有一个就是它
很接地气。我们上海城市
文化发展到今天，对于以
往高古啊、苍茫啊已经不
感兴趣了，大家希望看到
的是一种新鲜的东西，是
一种几何型的、透明的、有
空间审美感受的东西。从
这点上，我发现徐老师的
作品，是有现代审美感受
力的东西。只是很多人还
不知道，没有人在这方面
进行学术探讨，还没有建
立一种现代审美话语的东
西。这一点，可能徐老师
自己也未必意识到。我翻
了一下徐老师以往篆刻批
评的文章，他的出发点还
是从传统出发的，并没有
从新的、现代性的观点出
发。在当今信息化时代，
我们整个的文化，包括上
海的文化，基本上已经成
为一个简单明了，不需要
多啰嗦的东西，所以说这
是一个审美背景，我觉得
可以探讨。

还有一个我想强调
的，在北方，篆刻、篆书绝
对不会出现徐正濂式的
东西，绝对不可能的。为
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
受到海派文化的浸染。
如果说借用上海书法家
韩煜的一个观点——他
最近在北京有个展——
他提出了一个后现代海
派，如果借用这个术语的
话，从篆刻、篆书上面，徐
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表征
的东西，他是叫后现代海
派，如果是贴标签的话，
也可以这样说。篆刻这
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塑
造空间的东西，有一个自
为的空间，我觉得这是很
重要的特征。

——朱来扣

（以上内容摘自“写
我幽抱——徐正濂篆书
篆刻展”篆刻创作现状和
发展研讨会现场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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